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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5_8B_BE_E6_c57_614263.htm 四十多年前，一个改

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涉足其中的有政治家也有读

书人。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也使一些人英名流传，而

故宫依旧巍然。 文/《望新闻周刊》记者王 军 故宫博物院院

庆80周年之际，40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

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

淼在《光明日报》撰文披露：“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

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文化

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

‘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

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令人困惑的梦魇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

》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20世纪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

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文革

”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

，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

；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

，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

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

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

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

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郑欣淼在文章中称，“只有摒



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

，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

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

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党中央、国务

院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

高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作这样的分析：“故宫

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

。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

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

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讲述了故宫的一段往事

。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

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

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

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

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

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 “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郑欣淼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

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

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

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

《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

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

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

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

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



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

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

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

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

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

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

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

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

了出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

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

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

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

‘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

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

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

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

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

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

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

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

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回忆说：“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

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



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

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

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彭真说，故宫

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

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

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

，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

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生前作了这样的说明。 毛泽东三登宫

墙不入宫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北平

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

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

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

，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

、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

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

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

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

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

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

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

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

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

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

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

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

，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



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

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

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

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

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

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表示坚决反对。1956年5月，北

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

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

房，又引发学术界激烈批评。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导

致张奚若1957年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

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

，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

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1954年4月18

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

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

，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

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

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

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

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

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

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

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

晓。 “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



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

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

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

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

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

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

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

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批判文章称：“旧北京

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

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

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

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

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

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 《紫禁城》杂志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

，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国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

时期。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

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

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1958

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

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

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

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

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

（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



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

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

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

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

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

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

，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4年，国民

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

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

“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

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

。”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

动6家设计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

，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故宫改建计划被

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据知情者介绍，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

路，仅为众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3年3月25日在中

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

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

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规模、设计

、建置也不相同。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统治者在那

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没有

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这位明史专家称，“现在保

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

完全是清朝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

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

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



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北京城的历史

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

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

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

，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砸烂故宫！”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

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梁思成日记载，1967年8月16日，北

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

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

禁城并未获得安宁。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

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在1966

年6月至7月，将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为长方型。毛泽东像被

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

容不符而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11座

、泥塑马1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

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

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

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

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

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

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5月间进驻故

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

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

，“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

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

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陆定一保故



宫，立了一大功！”提及当年的故宫改建计划，中国文物保

护学会顾问谢辰生对《望新闻周刊》说。 这位年愈八旬的学

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任职，时任文物局

局长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

改建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回忆

道，“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

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

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

方案给否了！” 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他否掉的正是那个

要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这条路计划从西华门横穿至东

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谢辰生说，“方

案是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

建落后’。” 在这次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陆定一大

发雷霆。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不胫而走。 故宫博物院

建院80周年之际，陆定一之子陆德投书《北京日报》叙述自

己给父亲上坟的故事，“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

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

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

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

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

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

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

？！’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

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的。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